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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梦人生香尤在
一浅析电影《霸王别姬》剧本中的“恶魔性”因素

陈才 (广东省文化馆创作部

摘要：李碧华《霸王Jt,l-蛭》在剧本创作中，“恶魔性”因素就

一直蕴含在其中，不论是在戏外的影视表演艺术中，还是在戏中戏的

京剧中都有所体现，并且其链接紧密，结构对应完整，体现了其剧本

⋯‘恶魔性”一魔鬼”特性。从世界文学背景进行分析，在剧本中表
现出来的“恶魔性”，让《霸王别姬》的剧本在世界文学“恶魔性”

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也丰富了世界文学的内容。本文主要从世

界文学背景出发，深入分析李碧华《霸王别姬》剧本中的⋯‘恶魔
性⋯’因素，展示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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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世界文学著作还是古希腊文学，还是20世纪的西方文

学，“恶魔性”因素都是存在的，“恶魔性”因素在中方的文学

作品中也是有体现并在文学作品中被人们所称道，这类文学作品

往往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例如：鲁迅的《狂人日记》、

阎连科的《坚硬如水》，作品中都体现了“恶魔性”，虽然在写

作手法上和西方作品不同，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呈现出不同的创

作形式，但是毋庸置疑“恶魔性”因素它一直贯穿于我国的文学

作品创作中。而李碧华《霸王别姬》剧本，在进行创作的过程中

对于剧中人物的“恶魔性”在剧本中进行了非常深入的描述、挖

掘与体现，笔者对其剧本的结构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剧本对人物

塑造符合““恶魔性”——魔鬼”的性格特点，因角色赋予创作

“恶魔性”因素，使得无论是剧本还是二度创作上均取得了较大

的成就，展示并提升了中国电影的魅力与实力。

一、“恶魔性”因素概述

“恶魔性”一词最早出现在古希腊文学中，主要是为了表现

出人类在外部环境的影响下自身心理和行为的转变，这样的现实

存在体现在文学作品中，就出现了“恶魔性”形象，这种人物形

象特征在较多的文学作品中均有体现，在他们身上都可发现一些

类似的特点：人物自身向往纯洁美好，但是受到现实环境的阻挠

和破坏，自己的理想无法实现，出现内心的扭曲与现实的自我毁

灭，但这种原始生命力无法控制的时候，就会失去理智，出现破

坏的行为，最终遵循自己的心声进行破坏活动。这种破坏力往往

是惊人的，但正是这种自我的发展，推动了整体情节的发展与进

步，让文章的情节发展更加震撼。

二、《霸王别姬》“恶魔性”在艺术生活的体现

《霸王别姬》在“恶魔性”方面体现是非常到位的，我们最

终可通过影片感受到这一类型的人物角色带给观众的独特感与震

撼感，并由此对角色深思其中蕴含的意义引发思考的同时，“恶

魔性”因素的运用使得在剧情发展方面更加深入人心，展示出人

物其多维度更加充沛的情感主线。1

在《霸王别姬》剧本中，主人翁“恶魔性”产生的首要原因

就是在张府一出《霸王别姬》让程蝶衣与段小楼声名鹊起，却也

因此陷入魔爪。张公公对于程蝶衣幼年的摧残蹂躏，可以说摧毁

了一个懵懂少年对于自己性别自我的判断和憧憬。台上的程蝶衣

完美无瑕，风华绝代，令人喝彩，现实中的程蝶衣被母亲抛弃，

被变态的张公公摧残，是残缺破碎的，是不愿面对的。所以，程

蝶衣恍惚于戏里戏外，他觉得只有在京剧意境里自己才是完美的

化身，只有在京剧里他与师兄可以度过一生的绚丽时光，也可以

说他选择活在了戏梦之中。

妓女菊仙的出场，也是是主人翁“恶魔性”产生及剧情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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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键，出场给主人翁程蝶衣沉重的打击，将程蝶衣的心魔激发

出来，童年时期被妓女的母亲送入戏班学戏的屈辱记忆、孤独无

助被无情翻出，菊仙妓女身份让程蝶衣联想到当年冷酷无情的母

亲，使其个人心理开始出现陡转与变化，对人对事上出现了潜移

默化的转变，特别是与师兄段小楼之间的平衡关系被打破之后。

主人翁程蝶衣在幼年时期就成长在一个非常畸形的家庭环境中，

母亲是暗娼，父不详，在九岁那年因为家庭贫困被母亲割掉六指

儿被送到戏班学习唱戏，在其幼年就失去父爱、母爱，在老戏班

学艺期间每天经历着超出常人的刻苦训练，甚至是虐待。对于一

个只有九岁的孩子来说是极其残酷的。在那段艰苦无情的岁月里

只有大师兄对他关怀备至，从此，两人一起学艺、一起吃饭，一

起登台、一起走红，因此在程蝶衣的心中师兄虽是兄长，也是父

亲，两人在朝夕相处的过程中感情日益深厚，程蝶衣对其依赖也

逐日增加，但是这样的平衡却在菊仙的出现之后被完全打破。

菊仙的出现不仅意味着程蝶衣失去师兄的庇护，在今后的

人生道路上需要独自行走，同时自己和师兄一辈子在舞台上配戏

的男女搭档的梦想也被打碎，这样的打击对于程蝶衣来讲是致命

的，因此心理发生了严重的扭曲，并且抑制不住对师兄及菊仙展

开了报复，例如剧中提到的“我豁出去给你看”“坚决无悔的报

复了另一个男人的变心”等，从措辞中可以体现出他内心的极大

痛苦和矛盾，压抑的情感得不到渲泄。但是在报复了师兄“小

楼”之后，这种矛盾的心理并没有缓解反而是更加明显与纠葛，

人性错位也多角度的展示出来，感觉自己“性别错乱了”，更加

感觉自己被遗弃了，被伤害了，这些心理的描写，展示出程蝶衣

内心的痛苦和扭曲，将剧本的整体情感逐步推向高潮，主人翁程

蝶衣的形象逐凸显出的“恶魔性”是难以磨灭的印象。

故事后续发展的“恶魔性”因素使全剧达到矛盾的高潮，

小楼与菊仙的婚礼以及怀孕事件中递进，心里变得更加扭曲，蝶

衣开始穿红衣，对菊仙产生羡慕又嫉妒的情感，认为是他俩“串

通好，摒弃他”，因此他在生活中盲目的进行报复，甚至从来没

考虑到自己今后的前途、事业、爱情、婚姻等，以至于统统摒弃

掉，变本加厉，越陷越深，甚至将台上和台下整体混淆，在剧本

发展的整体“恶魔性”虽然一直存在于程蝶衣的心中，但菊仙与

其明争暗斗更是激化了这种潜在的“恶魔性”，让他在世俗生活

中变得更加变态、疯狂，最后一发不可收拾。正如浮士德与魔鬼

菲斯特相对应，程蝶衣和菊仙可以看成是一个形象的两个不同侧

面，两个形象相互补充，将程蝶衣心中的真实欲望通过菊仙表现

出来，加深了程蝶衣心中的反抗精神，并在一次又一次的反抗中

将这种内心矛盾更加激化但永远无法逃避。

三、《霸王别姬》“恶魔性”在京剧艺术中的体现

《霸王别姬》将程蝶衣的艺术生活和京剧结合起来，以京

剧为艺术背景，让京剧贯穿整个剧本中，程蝶衣因此受益也因此

受害，程蝶衣对京剧艺术的痴迷造成其本身的“恶魔性”。程蝶

衣是入到戏班让他学京剧旦角，他在不情愿中学戏，在不情愿中

要抹忘自己本身的性别，倔强的他总把师傅的京剧《思凡》念白

“我本是女娇娥，又不是男JLl≥g”念成“我本是男JLIig，又不是

女娇娥”，而且一遍又一遍，在京剧里与生活中重叠和倒错，这

种“恶魔性”也是他一生悲剧的开始。后在学习京剧的过程中认

识自己的师兄段小楼，蝶衣也因为大师兄而转变而屈服，自此融

入了京剧舞台柔化成千娇百媚的古代女子，吟唱出了“我本是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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娇娥，又不是男JLN”婉转婀娜，从此人生也错落难返，难以自

拔。但在段小楼的心里京剧只是赖以生存的手段，生活是有其它

的游戏规则，对菊仙也是自己娶妻生子的安稳寄托，因此他是循

规守矩的，是不断妥协的，虽然受到程蝶衣不断冲突与挑战，终

究还是没有成为一个真霸王。

作者选择用京剧《霸王别姬》这一段落来反复出现，也是此

剧恶魔性”在京剧艺术中的体现，程蝶衣生活的年代是动荡的，

生活艰苦，在学京剧生涯中也遇到各种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

他也是凭借京剧走红，通过京剧改善了自己的现实生活，特殊年

代的京剧艺术给他性格造成了扭曲，给他人生带来了改变，因此

京剧成为程蝶衣生命中非常重要的存在，他才会将自己在京剧中

的内容全部搬到现实生活中，以至于他不愿意分清戏里戏外，在

充满血腥暴力、人情淡薄、社会阶级分明的乱世之中，他宁愿选

择活在戏中，京剧中虞姬至少还有一个对他万般关爱、倾心付出

的霸王。而一样希望成为虞姬那样因爱而生，因情而死的女人，

最后虽然不能有情人终成眷属，但是至少有爱，有温暖，有情

有义，他觉得这些都是他没有的，是他一直触摸的到但又够不着

的，所以他急切的渴望，甚至可以为了这份虚拟的现实放弃自己

最宝贵的生命。2

程蝶衣的京剧加速了其“恶魔性”的养成，程蝶衣将自己的

人生和京剧人物结合在一起，将京剧中的人物生活延续到了现实

生活中，这样他才能和自己的师兄共同完成自己的事业与生活，

在京剧的舞台上继续绽放自己的生命，自己的情感，无怨无悔，

没有落幕。让他在沉浸在虚拟的京剧世界中，正常的人性得不到

宣泄，自己真实的情感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回应，只能通过对京

剧人物、剧情的痴迷，扮演成京剧中的角色冲到红卫兵面前对自

己现实的情感进行抒发，并在其中找认同感。

理想和现实的差距非常明显，于台上一样台下他内心世界

空灵唯美无一杂物，但在当时那样一个充满悲剧的年代无论在台

上还是台下都是无法存活的。他向往的一切在京剧中可以得到满

足，但是在现实中却不被人们接纳与认同，甚至与自己感情至深

的师兄也无法接受，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对他的打击是致命的，使

他的人生变得异常的痛苦，因此他对命运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反

抗，斗争，但是取得的结果却更加悲剧，他的挣扎在别人看来无

比可笑，无法理解，不能认同，所以被现实中的人们所摒弃、践

踏，在这些矛盾、不甘和遗弃中，心理更是逐步发生转变递进，

不再式去被动的接受这些痛苦，而是将其发泄到给他造成痛苦的

人身上，这样就出现了严重的报复的心理．

程蝶衣的悲剧，实际上展示了当时京剧艺术的悲哀，造成他

深受其害而不自知，浑然忘我的在错误的道路上越陷越深，并错

误的安排了自己的人身，将自己残缺的情感寄托在了京剧方面，

本来从艺术性角度，京剧艺术高雅华丽、陶冶情操，是一门高级

的宫廷艺术，但是他对京剧的理解已经完全超出了京剧艺术的范

围，对京剧艺术展现出了超乎常人的执着，甚至将自身的生命安

慰置身事外，在京剧中有自己的坚持坚韧，但是在现实中，当他

被误作为汉奸被带到审判席中的时候，他展现出了在京剧艺术中

虞姬对生命的态度，他的人生已经完全和京剧艺术联系在一起，

甚至京剧艺术比他生命都珍贵，可见其京剧艺术“恶魔性”的给

人物的鲜明塑造带来的巨大影响。

四、《霸王别姬》“恶魔性”独特性的体现

在进行剧本创作的过程中，每一位创作者都不可能天马行

空，而是需要结合一定的社会现实，然后将文学知识和写作手法

进行加工之后运用到创作的作品中，编剧李碧华亦然。作为中国

香港地区著名的作家，其写作风格和思想必然受到当时风格的影

响。同时，中国香港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国际地位，在西方文学和

中国传统文学在香港当时的文学领域产生了积极的碰撞，这些文

学风格的交织，形成当时香港文学的一些共性与特性。但是李碧

华作者的思维逻辑是独立的，也在进行不断的创新，因此在“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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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性”因素方面，李碧华的作品展示出自己的独特的审美个性与

文学风格。

歌德在其作品《浮士德》中，将主人公浮士德创作成为一个

具有“恶魔性”的人，因此在恶魔的引诱下才会将这部分潜在的

恶魔能力唤醒出来，最终成为恶魔的奴仆，通过契约的签订来满

足对自己权利、金钱的需求及渴望，实质上是为了满足自己各方

面的欲望。西方文学在不断的发展中，这些文学“恶魔性”因素

逐步被转嫁到天才的艺术家身上，他们身上的“恶魔性”让他们

敢于挑战国家的强权，反抗社会中的不公平，当自己的国家受到

外族侵略的时候，就会演变为一种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最终表

现并付诸于行动上，与电影《霸王别姬》里的程蝶衣一样，将艺

术看的比生命更加重要，甚至为了艺术放弃自己的生命。

李碧华在《霸王别姬》剧本中的创作，也体现出了自身强烈

的国仇家恨，爱国情怀。将程蝶衣放在动荡飘摇的时代，就是为

了展示在出“恶魔性”的重要意义，面对动荡的社会和残酷的生

活，京剧只能通过“恶魔性”进行体现，这也是李碧华写作的独

特展示，将再生世界进行创造，然后在其转回到世界性的““恶

魔性””谱系中，这样的手法作者在其他的作品中也有所体现，

例如《入魔》中就提到，“演戏很邪门，故容易入魔，喜欢入

魔⋯⋯”从演员的角度来讲，程蝶衣是成功的，正是因为其对京

剧的痴迷，甚至到了疯狂的地步，正是这份疯狂才使得京剧艺术

得到更好的诠释与传承，也使得读者对程蝶衣这个人物产生更加

深刻、更为复杂的感情，在剧本中不仅体现了“恶魔性”的破坏

作用，也体现也“恶魔性”的创造作用。3

剧中在对程蝶衣和小楼进行塑造的时候，采用的是对比的

手法，从中更好地体现运用“恶魔性”的功能，例如，在刚开始

学艺的过程中程蝶衣就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别人在休息玩耍时，

只有他不断的进行对词、练唱。在成名后首先想到的是为自己制

备唱戏的行头，而小楼明显没有程蝶衣的热情，在成名后风流多

情，迅速和菊仙成亲，在婚后也沉迷在二人世界中，对唱戏更加

不在意。反观程蝶衣，在受到感情伤害之后，将更多的精力投身

到自己的京剧事业中，将自己的感情全部融入到角色中，将自己

的全部身心献身到京剧艺术中去。

面对世俗对京剧艺术的不理解，师兄小楼为了生存放弃自己

的科班所学，改行卖西瓜，而程蝶衣却可以为为了自己的事业据

理力争。在程蝶衣的身上可以看出艺术家的精神骨髓，为了唱戏

可以不要生活不要身体，只要灵魂的救赎，在戏台上无论是谁，

谁都不能使其动心，无论谁愿意欣赏，都会唱给谁听，并非忘记

国仇家恨，只是偏执痴狂到他的世界只有“从一而终”。从艺术

层面分析，程蝶衣这个人物是艺术传承的灵魂。而他身上的“恶

魔性”，却是自己灵魂得到解脱的途径，在京剧中可以抚慰自己

受伤的心灵，在戏剧中找到自己理想的世界。李碧华将这种“恶

魔性”特性进行了极大的升华，将程蝶衣的形象虽然进行普遍化

的处理，正是因为呼吁这类人群的出现，才会是人性泯灭的时代

社会出现疑惑、反抗的力量，正印证了恩格斯的一句话： “恶是

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但是又去描写这个人物形象向往伟大的

独特性，正如温克尔曼说的：我们变的伟大，如果可能的话，伟

大的无可比拟的唯一方式，就是模仿古代人。”程蝶衣的向往最

后如同京剧里的楚国人物虞姬一样从一而终，自刎而亡，可歌可

泣。作者的这种观点不同于世界文学对“恶魔性”的认识，具有

自己的独特性。

五、结语

世界文学发展中，文化不断的出现交织，而李碧华的《霸

王别姬》通过对主人公程蝶衣的“恶魔性”描写，体现出人在社

会中的无可奈何，更加体现出对艺术的疯狂，对从一而终理想的

执着，虽然程蝶衣无论是京剧还是生活一直事与愿违，最后鲜血

淋漓。但是这些“恶魔性”的存在却真实的将京剧艺术进行了传

承，即使遭受到了历史的动荡与浩劫，大部分人因为生存放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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婉约词中的“双子星”
一浅析李清照词与李煜词在创作手法上的异曲同工之妙

杨琳琳 (喀什大学人文学院

摘要：李清照和李煜是万古流芳的词人，他们的词作广为流

传、妇孺皆知，虽然历经千年，却依然散发着熠熠光辉。他们二人同

是婉约派大家，相似的人生经历使两人在词的创作手法上有异曲同工

之妙，他们采用赋的写法，采用白描笔法以及运用比喻、拟人等修辞

手法进行创作。

关键词：婉约；李清照；李煜；创作手法

唐诗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这座芬芳灿烂的花园中永远鲜艳、

永远怒放的奇葩，一任千年的时光游走，它依然盛开在人们心

中，而其中的婉约派是诗词中一朵盛开的鲜花，影响较大。李清

照和李煜是婉约词派的代表人物，因着相似的创作个性和创作手

法，二人在词坛并称“双李”，更是有“男帝女皇”的美誉，是

婉约词天空中最耀眼的“双子星”。

李清照和李煜他们一个是因为亡国而颠沛流离，致使晚景凄

凉；一个是由南朝天子走向北地幽囚，成为亡国之君。将二者放

在一起进行探讨首先是因为他们两人的词都极明显地分为前后两

期，而两个时期在思想情感、词风上都是截然不同的。其次，二

者词作中语言、形象等都有许多相似之处，境界超凡入圣，郭沫

若先生就曾题楹联说李清照“漱玉词中，金石录里，文采有后主

遗风”是极为精妙恰当的。张璋先生也在其《历代词话》中说：

“殊不知在婉约词中尚有一大流派，峰峦迭起、贯穿古今，它的

代表人物是李煜和李清照。他们的词，虽各有千秋，但风格是相

似的。”这种评说亦是极为中肯的。另外，二者都有失国之痛、

怀国之哀。深厚的文学素养和多方面的艺术才能及相似的人生经

历使李清照和李煜在创作手法上确有异曲同工之妙。下面笔者将

对李清照词与李煜词在创作手法上的相似之处进行浅显的分析。

一、赋法

晋代文学家陆机在《文赋》里曾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

物而浏亮。也就是说，诗是用来抒发主观感情的，要写得华丽而

细腻i赋是用来描绘客观事物的，要写得爽朗而通畅。“赋”就

是铺陈排比的意思，南宋的朱熹认为“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者

也。”其表现就是直抒胸臆。李清照写词就不依傍古人，善用赋

法，能直抒胸臆，写出真情实感，因而具有强烈的感染力。李清

照在宋代体现出的这种直抒胸臆的传统是独特的，只有前代李煜

和她有着共同的特点。李清照的《浪淘沙》有诉说着伤离之情：

帘外五更风，吹梦无踪。画楼重上与谁同?记得玉钗斜拨

火，宝篆成空。

回首紫金峰，雨润烟浓。一江春浪醉醒中。留得罗襟前日

泪，弹与征鸿。

此词是清照悼念亡夫之作，丈夫离世后，没有可以携手同

上高楼的知己了，记得丈夫在世时，两人一起谈诗论著，即使相

对无语，只用玉簪拨动香火，看香炉中升起的袅袅炊烟曲折回环

状如古篆，当时还曾用炉烟预卜前程，而今都已成空。愁恨无可

解，想把思念弹向征鸿，可征鸿远去，此情无所寄，这情意感人

至深。这首词采用赋法，铺陈词人自己的感受、回忆以及无可寄

的思念。

而李煜是把真纯写入词作中，以君王的身份，以本色的语

言、真诚的心灵写尽了人情的悲欢离合。在他之前，词以艳情为

主，内容十分浅薄，即使寄寓了一些情怀，也大都用比兴手法，

隐而不露。李煜词中多数作品则直抒胸臆，情真语挚。而且正是

因为他的直接抒情，所以从他开始，词不再作为酒宴问觥筹交错

的一个附属品，而成了一种可以抒情言志的文学体裁，它的主人

公也不再是歌女，而是词人自己，所以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

话》中评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

而为士大夫之词。”如《渔父》二首：

浪花有意千层雪，桃李无言一队春。一壶酒，一竿身，世上

如侬有几人?

一棹春风一叶舟，一纶茧缕一轻钩。花满渚，酒满瓯，万顷

波中得自由。

这两首词同为一幅《春江钓叟图》上的题画词，同样采用

直抒胸臆的手法，不加任何雕饰，而直写观感。这既是对画卷的

贴切品题，又颇能借他人之酒，浇自家胸中块垒。两首短短的词

中，以七个“一”字塑造的渔父形象遗世而独立。以“渔隐”来

表达菜种孤高自诩的傲世情怀是中国文化中的固有传统。“渔

隐”这一形象的象征性在于其身在功名利禄之外，也指身在残酷

的倾轧斗争之外。后主天性敦厚单纯，却生在皇室，一生都被迫

处于权力的漩涡之中，眼见身历家族亲人间的谗嫉仇杀，心惊胆

寒之余也无力改变。“世上如侬有几人”其实是其艳羡之意的真

心流露，感慨深沉，也自然点出了那个几多不自由、不自在的

“我”来，达到了王国维所说的诗词的“有我之境”。

大多时候，李清照和李煜只是用质朴的句子，勾勒出自己

内心的那份深挚的感伤，这些绝世的佳作，宛若融合血泪凝铸而

成，唯美真切。

二、白描手法

白描本是一种绘画技法，人们将它运用于文学创作的描写

中，形成为一种白描手法，即用最朴素最简炼的笔墨，不事雕

饰，不加烘托，抓住描写对象的特征，如实地勾勒出人物、事件

与景物的情态面貌。它强调的是简单质朴，不重词藻修饰与渲染

烘托。李清照在用词方面靠白描的笔法达到了一种自然的境界。

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

自己的理想和追求时，但是却存在一些具有“恶魔性”因素的

人，让自己的精神世界高于物质世界，疯狂的守护艺术，坚持真

理，对生活对艺术的困境从不屈服。因此，在李碧华的作品中，

“恶魔性”不仅是故事人物创作的体现，也是作者自己情感世界

的表达和个人价值观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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